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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公正
「法律是公正的。」
特別用了引號，是想強
調，這是人說的。學法
律的人一定相信這句

話，這是支持他們去修讀這門課的動
力；沒學過法律的人也會相信這句
話，這是人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在法治社會，人們自小受教育是要
遵守法律。法律的條文也是由人去編
寫的，確實地說，是由某一小撮叫
「立法者」的人在某一個特定時期去
制定的，再由一些叫做「警察」的人
去執法，然後由一些叫做「律師」或
「檢控官」的人去辯證，最後讓那些
叫做「法官」的人去解釋、判決。這
些人都受過花費昂貴的訓練，要考取
一定的專業資格。
在普通法制度下，主要由法官去解
釋，並往往引用所謂「先例」。這就
決定了，法律是否公正，在於掌握法
律的人的手上及其如何良善地運用和
智慧地判斷。
日前看到兩宗「冤案」，令人唏

噓。一宗講一位當時20歲的青年借地
址予朋友收取包裹，他尚未打開，卻
因內藏可卡因而雙雙惹上官司，當時
聘用由該朋友親人介紹的律師，其助
理（師爺）卻教他認罪，謂可獲輕
判。結果朋友無罪釋放，他卻換來23
年刑期。據報青年一度推翻供詞，但
不得要領。

後得友人教他上訴，幾經年月，今
終得直。這是值得高興的事。青年因
為無知，被更無知兼無良的師爺亂
點，枉坐5年監。雖然警方日前已將
這位師爺及該大律師拘捕，但是否有
足夠證據告其妨礙司法公正還難說，
青年已虛度光陰。
同天再見另一宗案件，日子更遙

遠。那是38年前發生在屯門公共屋邨
的強姦案，疑犯終於落網。女童當時
13歲，遭賊人入屋劫去百多元，再被
強姦。但涉案匪徒一直逍遙法外，而
該女童長大後已於1999年輕生。匪徒
是否得到懲罰，她也無法泉下有知，
即使雙親仍在，已垂垂老矣，歲月如
梭，傷痛早變麻木的疤痕。
法律最終或許是公正的，但對當事

人造成的傷害已成。對後一位受害者
更於事無補，法律彰顯的公正，她看
不到，也得不到公正的賠償。旁觀者
如我看到了，只是唏噓。
在香港，為了維持法治，律師地位

崇高，法官更高，幾到神聖不可侵
犯。律師受訓為以保障人權、實現社
會正義為使命。看上去偉大，但律師
也是人，物質社會下的人，法官亦
然。法治社會講「程序公義」，但程
序之路卻漫長，非一般人承受得起。
如何讓「公義」早日被看見，是那些
受人教唆而違法的人，以及那些掌握
程序的人要正視和反省的。

東京奧運會在日本國
民達八成反對聲中開
幕，而在閉幕時民調則
顯示有一半國民支持，

雖然支持度仍只有一半，但也為日本
奧委會及政府挽回不少聲望。日本主
辦奧運真可謂生不逢時，近十年前為
顯示311後的「東山再起」而申辦的
奧運，卻碰上世紀疫症而延期一年；
一年後（2021年）疫情還未退卻，最
終決定如期舉行。日本決定繼續舉辦
奧運會除了是要對各國運動員，對所
有為奧運會付出努力的人有一個交代
外，還要是在疫情之下藉着奧運會，
祈盼可為日本以及世界帶來在疫症陰
霾下的新希望。
日本在申辦奧運時預算大約是60億
美元，一般來說歷屆奧運會最終支出
都會是預算數字的兩、三倍，大多都
是虧損的，今屆加上疫情及延期，估
計日本支出大約200億美元；以上一
屆巴西里約奧運會作參考，總支出為
131億美元，而最初預算是46億，所
以東京今次支出也算是範圍之內，但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沒有外國觀眾遊
客，對市面上的經濟收入影響很大，
單就入場觀眾損失已近8億美元，加
上酒店、膳食、遊客消費，本應可以
刺激疲弱的經濟，奈何疫情下無法打
響如意算盤。
當踏入7月份時，東京奧運開幕日
子愈來愈近，東京疫情感染卻如開日
本玩笑般愈來愈加劇，由每天百多人
上升至奧運期間曾達5,000人，東京
人口大約 1,390 萬，是香港一倍左
右，這樣的感染數字，簡直是失控，
當我踏入東京機場時，已經感覺冷清
清，及後才了解當天東京感染人數已
經達到1,200多人（當中與奧運有關

的工作人員及運動員感染人數500多
人）。東京在防疫下所有食肆、酒
店、娛樂場所晚上8點前關門，所以
我們只能到便利店買食物，街上行人
稀疏，曾到日本多次的我從未見過這
情況；在初期的隔離期間，每天有專
人帶領從酒店乘專車回廣播中心，途
中交通暢順全沒有塞車，整個城市好
像停頓了，情況着實令人感覺傷感。
無論坐專車去場館，或在場館新聞中
心，工作人員及記者也寥寥可數；以
往在媒體村，很多外國記者晚上收工
後，也會聚在一起把酒言歡，今次只見
一些外國記者及工作人員在便利店買
了一些啤酒，便坐在附近街上石壆飲
酒聊天，也只能說另有一番風味。
每間酒店也有奧組委的工作人員在

協助我們，想了解當地情況於是便與
其細聊一番，原來他本身是旅行團的
導遊，因為失業太久，現在還好有這
個奧運工作，這個月便有收入，但當
奧運完結了，就再次失業前路茫茫。
我曾經多次反對取消奧運，講一句取
消奧運很容易，但背後可能有幾萬人
失去工作，下星期殘奧就開幕了，祝
願香港運動員再創佳績，更期待全球
疫情盡快退卻，讓世界可重新出發。

還記得去年在一片聲討香港
電台電視部的節目偏離港台守
則應取締輿論中，曾寫過港台
電視部其實有許多有意義的節

目可做可播，不必介入對抗政府的政治爭拗
中。當時推介睇《五夜講場》的真係好科
學/學人串社科/哲學有偈傾、《文化長河系
列 》等。最近又睇港台電視31頻道有「國
劇830」《號手就位》，又有與歷史文化有
關的《歷史二三事》、《亞太戰爭審判》、
《呼吸美學——中國古畫賞析》，同生活有
關的《好好過日子》、《地球事圓的》、
《音樂到會》、《藝坊星期天》等等，實在
很豐富，對白天上班的人當然不是可以睇到
所有節目，往往是做夜貓子的人才睇到。亦
慢慢成了港台某些節目的捧場客。幾日前就
睇到港台電視31頻道播「全港大專生機械人
大賽2021」，認真地睇完節目後心情特別
好，因為睇到一班香港未來的主人翁很認真
很努力做事，有他們建設香港，未來一定不
會差！
因為2014年非法「佔中」事件及2019年
的黑暴事件，有一批沒修養、愛搞事，不知
尊師重道、忠孝仁義為何物的自私自大，沒
分析力判斷力的大學生浮現在市民眼前，大
家都很失望。香港大學生由天之驕子墮落凡
塵，有企業直言不請近年畢業的大學生，全
港大學生都備受拖累，然而香港仍有不少又
乖又叻的大學生。就以
今年「全港大專生機械
人大賽2021」比賽節目
來看，看到節目中來自
本港7間大專院校熱愛機
械人的同學們，由準備
過程到比賽期間克服困
難的心路歷程。學生每
組人分工合作，由設計
程式、設計機械人，自

己找材料製作成機械人，如何令機械人聽從
指示將箭準確「投壺」，還要考慮如何贏對
手，當中經歷過無數次實驗，失敗再重來，
殊不容易，學生全力以赴做一件事和表現出
團隊精神，除了個人榮譽，亦會想到為學校
的名譽而戰，實在很令人安慰。
搞一個機械人比賽有多重意義，這屆機械

人比賽主題叫「全埕投入」，取材自中國古
代的「投壺」遊戲，是把中國傳統的射箭文
化融入比賽當中，機械人需要到箭架取箭，
然後將箭射入5個不同難度的壺，以最快速
完成任務為贏。再看到班大學生為自己參賽
隊伍取名就知道他們懂得尊重中國文化，香
港科技大學隊叫征龍/火之龍隊、香港中文
大學叫工無不克/箭無不勝隊、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叫神機妙算隊、香港教育大學叫魯師
隊，將科學與中國傳統的射箭文化融入非常
有意思。
同時，7間大專院校的參賽者通過設計及

研發精密的機械人，以測試他們在先進工
程、人工智能和電腦視覺等範疇的創新才能
及技巧；又讓有志投身工程界的大專學生動
手設計並製作機械人從中汲取經驗；也為各
大學院系機械工程、電子、電腦程式設計學
生提供彼此合作交流工程學的心得機會；確
是科技園公司的人才培育的好方法。
主辦機構科技園公司一直期望透過「全港

大專生機械人大賽」計劃，建立穩健的創科
人才庫，新晉人工智能及
機械人技術人才的崛起，
有助推動香港創科界蓬勃
發展。而今年勝出冠軍的
中大箭無不勝隊和科大火
之龍隊會代表香港出戰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
賽 2021」與其他國家及
地區的隊伍一決高下，祝
他們大勝！

香港不乏優秀大學生
政府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社
會氣氛是活躍的。年輕人一筆過
花光，長者則在經歷電子消費的
樂趣。

在麵包店買餅食和牛奶，新店員可能不太
熟悉收銀機，花的時間要多一些，後面輪候
的婆婆緊貼着，令我頗有壓迫感。當收銀機
顯示銀碼，店員說請拍八達通，婆婆又急不及
待要搶拍卡，幸好給我及時攔住，否則她會
為我付款，看來婆婆並不太懂得八達通的消
費使用程序。
政府把2,000元電子消費券發放在八達通，

一時間拍卡購物，成了長者的新課題。雖然八
達通在港流行及運作成熟，但基層長者使用八
達通，大多用於乘搭交通工具（有長者優
惠），當八達通儲備額不多，才到便利店增
值，因為怕失卡，更不懂和銀行戶口掛鈎；如
今八達通有2,000元儲備，長者嘟一嘟購物，
心理上豪得多了，手爽手快，搶住拍卡哩。
政府通過八達通、支付寶、微信支付、拍住

賞，作為發放消費券平台，其中以八達通最為
流行。香港已超過3,500萬張，每人平均擁有
4張八達通，由於八達通是實體卡，本來就已
經被廣泛使用，乘搭交通工具，出入停車場，
甚至進入屋苑認證，乘搭電梯樓層認證……而
且八達通還可以掛在手機表層，拿出手機嘟一
嘟，連實體卡都不用了。在電子支付平台上，
八達通有絕對優勢。
反觀政府消費券發放的其他電子支付平台，

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寶，並非實體卡，只依附
網絡生存，支付點只能使用手機，因發展較
新，在內地是最流行使用。手機本來就已經程
式很多，要找出再打開支付程式，需要多一點
時間，如果在超市購物，前面有人使用「微信
支付」、「支付寶」，你得要耐心等候了。
消費券的發放，除了刺激經濟外，更因通過

電子系統發放，促進了電子支付工具的普及與
滲透，有利電子支付的發展。

搶住找數

最初看到接受訪問戴
着口罩的那個運動員，
從他充滿神采稚嫩的眼

睛，我們推測他大概十多歲吧，可是
當他除下口罩後，才知道原來是25歲
的張家朗，這才發覺戴上口罩以後，
單眼皮、細眼睛，閃爍聚焦出來的青
春，還可以令年輕人更加年輕十年八
年，而且目光也更銳利和強烈。
單眼皮妙在眼眶適中而傳神，美得
來眼睛不大（過大就不好看了），眼
睛之不大，正如手動相機中調校光圈
的銅片，用過手動相機的朋友都知
道，光圈字數愈大銅片中的透光點愈
小而聚焦點也愈強（此之所以粵語常
戲謔大眼睛眼大睇過龍）。單眼皮之
美，本來始於韓粉眼中對韓劇男星偶
像的欣賞，可是韓星沒有張家朗柔中
帶剛那點花劍冷峻之美就不待言了。
眼睛，一向在文士筆下稱為靈魂之
窗，但這窗過去似乎像比喻美女為玫
瑰一樣成了濫調，同樣是為大眼睛雙
眼皮的少女而說，什麼眼如秋波睫如
捲簾，全都成了歌頌大眼睛美女的盲
目寫照，以致有個時期日本漫畫眼球
大如網球的醜「美女」造型也成了風
氣，而網球眼珠美女又必然離不開雙
眼皮長睫毛。

記得中學時有個女同學，本來一雙
單眼皮也俏得可愛，偏偏她就是羨慕
人家雙眼皮的長睫毛，看到婦女雜誌
一篇文章，說如果睫毛剪短0點多少
cm，以後剪去的睫毛重生後就會倍數
增長了，她居然就狠心下了剪，天天
照鏡，怎知照到大學畢業了，剪去的
睫毛仍然比之前更短，哪有長過百分
之一cm？那篇文章害得她夠慘。
自從全球人類戴上口罩之後，眼睛

無形中已成了聚焦點，很多人的審美
眼光漸漸已不再把其餘四官放在重要
位置，似乎有沒有蒜子鼻櫻桃嘴都不
重要了，連平日最愛化妝的女士們塗
脂抹粉的工夫都省下來，心思用到五
花八門的口罩上面，但求有個別出心
裁的靚罩便足以開心見人，長此下
去，你說會不會改變了美容習慣？

眼皮之美

小的時候大多生活在鄉村，或
是一些小小的城鎮。無論在哪裏
生活，只要是在父親允許的情況

下，我總是要養一隻狗的。
喜歡養狗的原因簡單至極，因為，無論何時

何地，狗警惕的吠叫與溫暖的陪伴總是會令人
心安。到了後來，我在網絡平台上的簽名或者
個人簡介裏就都是這樣一句話：「養一隻犬，
植一片園，寫一生字。」一生未完，字仍在
寫，園亦植了，在大都市裏也養了一隻犬，一
養便是八九年，日子就在「汪汪汪」的吠叫聲
中過去了，直至搬到人煙稀少的市郊住下。
新屋所在的小區入住率極低，環境相對安

靜，屋外稍有動靜，狗便一陣狂吠，若是遇上
快遞員送貨上門，更是一開門就衝出去叫得驚
天動地，哪怕本呆養的是一隻體形甚小，只是
「光打雷不下雨」的狗，也會把有些膽小的快
遞小哥嚇到扔下貨物就跑。於是，便上網去買
了一個圍欄，想把圍欄放在門口，狗既可以衝
出去看外面的世界，亦不至於嚇到膽小的快遞

小哥和怕狗的客人。
去買圍欄的網店是我許久以前給狗寶買狗糧

的，後來因為有朋友做定製狗糧，便只斷斷續
續地在這個店裏買一些狗零食和日用品。下單
以後老闆便告訴我庫存的圍欄有瑕疵，表示要
給我打折或者送東西，因此聊了起來，這一
聊，老闆找出了我在他們店裏的第一筆交易的
日期，竟是狗寶被我領養的前兩日，若是沒有
這個日期的提醒，好多關於狗寶幼時的往事大
抵就會被我遺忘了。然而再想想，卻是「細思
極恐」，不知道無意之間一個人的不想人知的
生活或是不為人知的秘密會在何時何地被記錄
下來。
二十幾年前網絡還沒有如今這樣的發達和普

及，我和朋友外出旅遊，在飛機上遇到幾個同
城的朋友，結伴玩了幾天之後，才得知對方其
中的一個是妹妹的小學同學，當時只慶幸自己
沒有失禮之處。後來因為相熟的一個朋友涉及
的一樁經濟案與另一久不見面的朋友閒聊，發
現我們竟同是那個朋友的債主，都是他拆東牆

補西牆的對象，拖欠良久的欠款自然是收不回
來，但他自此被我們屏蔽在了朋友圈外。
寫作者愛八卦，自是「吃瓜」大軍中的一
員，本呆也不例外。關注之下，這兩個月來除
了世界局勢與國家大事之外，便是幾位知名人
士的各路新聞，總結起來，不過都是表裏不一
的人設崩塌而導致的自食其果。譬如林某，一
邊吃着死去的妻兒的人血饅頭，一邊半點沒耽
誤自己對新生活的享受，因而引起眾怒；譬如
吳某，仗着一張好看的臉，在資本的包裝下就
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可以隨心所欲地放縱自
己，結果被其中的一位「粉絲」拉下馬；譬如
霍某，亦是與吳某一般，以為只要戲演得好，
假的就可以變成真的，最後被相伴多年的「枕
邊人」逼至退圈。
其實還有很多和這幾位一樣的，拿起一片樹

葉，便以為別人看不見自己，卻不知「若要人
不知，除非己莫為」，當下的網絡時代，哪裏
還有秘密可以藏得住？還不如狗。我家的狗寶
愛叫，總是光明正大地叫，但從未咬過人。

犬吠中的犬性與人性

母親的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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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單雙眼皮，皆美在眼形和神
采。 作者供圖

●與TVB東京奧運主持方力申合
照。 作者供圖

●7間大專院校的學生參加「全港大
專生機械人大賽」。 作者供圖

母親今年60多歲了，但身體硬
朗，走路「呼呼」腳下生風，說起
話來像連珠炮，一到菜園裏，就有
使不完的力氣。
有一次，她指着我左臂上被自己咬

得深紫的牙痕，把煲成泥的黃瓜湯
碗狠狠地往床頭櫃上一砸，「你就

這點出息？小小年紀居然抑鬱？娘種地養
魚餵豬砍柴送你去讀書，書上就是教你這樣
活的？還不如我這個大字不識的農婦！」
生病住院期間，母親很少去看我。但凡

給我送點大補的湯湯水水，也是帶着種菜
地的幹勁。她用藍色花紋的方巾包着湯
碗，往床頭櫃一放，坐炕頭似地盤腿在我
手邊，側臉看看窗戶，健步如飛走過去，
抓住窗簾從右往左「嗖」地一拉，陽光就
無聲地照進病房。母親見我在病床上開始
蠕動，她把手掌放在雪白的被子上，有節
奏地輕拍幾下，等我假裝沉沉入睡，她才
起身往病房外走。白色的病房門因為她
「砰」地一聲巨響，來回彈了好幾次。我
抱緊膝蓋，將頭支撐在兩腿間，看母親憤
憤離開，說不出一句話，掉不出一滴淚。
母親的菜園，在我病房斜對面的一塊平

地上。推開窗，就能看見零星的茄子花，
黃得燦爛的絲瓜花，倔強葱鬱的南瓜藤。
這一窗的黃黃綠綠，陪病床上的我度過了
許多靜默美好的時光。母親在菜園的時
候，我常常站在紗窗後，看她「啐」一下
口水，在兩個手心快速摩擦後，捏緊鋤頭
把，鋤頭豎過頭頂再落下，身子上下起
伏，「噌、噌、噌……」的聲音伴隨母親
「哏、哏、哏……」的每一次攢勁，原本
枯黃的地被母親翻新，瞬間帶着濕氣的黝
黑，彷彿還冒着絲絲縷縷的熱氣。
母親種的蔬菜一壟挨着一壟，它們均勻

地分布，朝同一個方向奔赴。這片剛長出
嫩芽，那片已經開花結果。每一個生命都

恰到好處地到來，又極合時宜地離開。每
到火紅的夏季，母親開始種我最喜歡吃的
紅豇豆。在它們只有膝蓋深的時候，母親
就找來粗細均勻、長短一致的蘆竹竿，呈
三角形圍着豇豆苗插進土裏，在和母親齊
頭高的地方捆個結，一個架子就搭好了。
母親每天侍弄她的菜園，澆澆水，順順
苗，拔一拔好不容易冒出頭來的野草，數
一數每天變化不大的小辣椒。
給豇豆牽藤時，她把藤頭輕輕環在蘆竹

竿上，讓豇豆藤順勢往上繞，直到每一株
藤和桿緊緊依偎，昂頭朝陽向上生長，她
才放心。豇豆似乎也不辜負母親的辛勤付
出，它們堅持不懈，拔節生長，一天一個
樣。起初開花的時候，只是冒出一點粉
紫，花形像弱小的蝴蝶，似有似無地在三
片心形葉瓣間。只用兩天，這些原本零散
的花就會結出成雙成對的豇豆。豇豆最初
極細小，彷彿一場風雨，就能將它們折
斷。一周的時間，它們就有半臂長，身子
也由開始的扁瘦，變得渾圓健碩，渾身散
發着脆生與鮮活。
見我從病房走到她的菜園，母親指指旁

邊的茄子地，「囡囡來得正好，茄子長勢
討人喜歡，有四五個剛好能吃，你去摘
了，咱娘兒倆中午炒來吃……」她彎下
腰，繼續挖自己的地。母親總是蓄滿力
氣，她腮邊的咬肌突起，鋤頭揮舞，每次
劈開地的聲音悶響，這一起一落間好像是
和土地在較勁，其實是愛到心底。
茄子花顏色淡紫，樣子有點像喇叭花，

只是比喇叭花的心門關得更緊，花瓣更厚
實，葉脈更清晰。她們依附在茄子樹上，
因為蒂把上毛茸茸，看起來別有一種倔強
的凜冽。我蹲在茄子地，將掉在地裏打蔫
的茄花一朵朵撿起來，捧在手心，咬在唇
邊，咀嚼。咀嚼一朵花的凋謝，咀嚼一場
花事的開啟與落幕。

茄子躲在肥大的葉子下，蒂把只有小拇
指粗，茄子則比我的拳頭還大。它們因為
有了土地的滋養，身體長得渾圓飽滿，深
紫裏透着亮光，茄帽帶着刺，緊貼茄子的
蒂把周圍，守護茄身。小時候，我常常以
幫母親洗茄子為藉口，用雙手捧着圓圓的
茄子，在水裏歡快地搓動，茄子就會發出
「吡吡吡……」的脆響，母親看我玩得
歡，並不着急把茄子切成細長的絲，「你
這個淘神鬼，幸好我把茄子蒂上的刺清理
乾淨了，要不然，叫你刺地哭……」說完
扭過頭，又開始忙她自己手上的活。
手撫摸着茄帽和蒂把上的刺，我忽然內

心歡喜起來。它牢牢地附身茄子頂端，呈
三角形朝外展示自己的銳利。食指輕輕劃
過，在螺紋上居然可以留出一條細小的血
跡。母親扔下水瓢趕過來的時候，我的手
腕已經在一個個茄刺的摩擦下，殷紅一
片。她撩起自己的上衣邊，「呲、呲、
呲，」撕開一條長長的白色布條，牢牢地
纏住了我左腕汩汩流出的鮮血。「囡囡，
你要娘怎麼辦？」許是被我氣到了，嚇到
了，母親臉色慘白，嘴唇失去血色，「娘
不是醫生，娘治不好你的病！娘沒什麼大
本事，娘就是個農村人。娘沒讀書，娘沒
文化，可有些道理，娘還是懂的。」她停
住嘴，哽咽着把頭扭向一邊，倔強地轉過
來看向我，眼睛裏都是乞求，「囡囡，兒
女婚事它不是你的命！你的命是娘給你
的！要還，你得還給娘，任何人取不走！
我的囡囡可以找到更好的人嫁了……」
一生堅強的母親，抱着她30多歲因一場
情事深度抑鬱的女兒，在她鬱鬱葱葱的菜
園哭得像個孩子。我終究沒有說一句安慰母
親的話。但她的責罵讓我明白，我該脫下這
身大幾號、藍得發舊的豎條紋病服了。
人往往自己走不出來時，別人就很難闖進

去。每個人都有創傷，母親在，傷不再。


